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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课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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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专稿

编者按：北京时间10月3日，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瑞典科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获奖，以表彰他在

已灭绝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方面的发现。本刊特邀请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撰写此文，对历年来获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的科研领域做一总结，一方面对人类重大科研进展做系统的回顾和分类，另一方面更是期望如今的科研人员为之不

懈努力。

诺贝尔奖是根据已故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

德 · 诺贝尔 1895 年的遗嘱而设立的五个奖项，包括

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平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和文

学奖，旨在表彰世界上在物理学、化学、和平、生

理学或医学、文学五个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1968 年瑞典中央银行设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将经

济学领域也纳入了诺贝尔奖评选范围。

自 1901 年首届诺贝尔奖颁发至今已逾百年，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贡献为人称道，他们的研究课题

也被研究者们反复琢磨。本文作者分析了 2001~ 
2021 年历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及获奖内

容，发现诺贝尔奖的授予指向基础科研、技术方法、

疾病机理和药物研究等创新方向。梳理多年来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的研究内容，可以揭示科

学界关注的医学和生理学研究价值取向的时代脉络。

纵观 2001~2021 年的 21 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获奖的研究课题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基础

研究型、技术和方法型、疾病病理和治疗型。

1  基础研究型(表1)

基础研究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比例最

大的类型，也是其他两类课题的基础。它以探索

生命的奥秘为指向，着眼于生命，特别是人类自

身的未知领域。其课题的选择既有对过往研究的

继承与深化，也有对全新领域的设问和对未知现

象的解答。

以 2013 年为例，细胞囊泡运输的存在早已为

人知晓，此前，已有 3 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

其有关 (1974、1985 和 1999 年 )。但是细胞中特定

囊泡的转运机制及转运的定向 ( 释放 ) 机制 [1−4]，多

表1. 2001~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的基础研究型课题

时间 获得者 贡献

2001	 保罗·纳斯；蒂姆·亨特；利兰·哈特韦尔 细胞周期的关键调节因子

2002	 悉尼·布伦纳；H·罗伯特·霍维茨；约翰·E·苏尔斯顿 器官发育和细胞程序性死亡的遗传调控机理

2004	 理查德·阿克塞尔；琳达·巴克 嗅觉受体和嗅觉系统的组织方式

2009	 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卡罗尔·格雷德；杰克·绍斯塔克 端粒和端粒酶

2011	 布鲁斯·巴特勒；朱尔斯·霍尔曼；拉尔夫·斯坦曼 先天免疫机制的激活，树突状细胞在后天免疫中的作用

2012	 约翰·格登；山中伸弥 成熟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

2013	 詹姆斯·E·罗斯曼；兰迪·W·谢克曼；托马斯·C·苏德霍夫 发现了细胞囊泡运输与调节机制

2014	 约翰·奥基夫；梅·布莱特·莫索尔；爱德华·莫索尔 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

2016	 大隅良典 发现自噬机制

2017	 杰弗里·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什；迈克尔·扬 发现了控制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

2019	 威廉·凯林；格雷格·塞门扎；彼得·拉特克利夫 发现了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氧气的可用性

2021	 大卫·朱利叶斯；阿登·帕塔普蒂安 发现了温度和触觉感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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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始终困扰着研究者们。又比如，端粒与端粒

酶的发现成功解释了细胞分裂次数受限 [5] 的主要原

因，倘若有研究者能够在此基础上通过改造端粒或

端粒酶，为解决人类寿命难题提供可能，就能获得

瞩目的成果。此外，不管是嗅觉、触觉还是免疫、

生物钟或是对脑科学的研究，大量直指人类感受 ——
幸福本质的研究被授予诺贝尔奖，代表着科学界和

人类社会对于人类自身的好奇，也恰恰反映了基础

研究的本质就是研究自然规律，尤其是人的规律。

2  技术和方法型(表2)
以基因靶向 (gene targeting) 技术为例，基因靶

向技术是利用同源重组的方法改变生物体内某特定

的内源基因，通过对基因的定点敲除可以了解这一

特定基因的作用 [6]，也正是基因靶向技术的发现，

使得分子生物技术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然而基因

靶向研究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1980 年，马里奥 · 卡
佩奇 (Mario Renato Capecchi) 为研究哺乳动物内基

因靶向而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申请资助，

却遭到当时的评委专家拒绝，理由是导入的外源

DNA 在宿主细胞基因组中找到其匹配序列的可能

性很小。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放弃，坚持自己的

研究方向，积累了一批可靠的实验数据后，于 1986
年再次向 NIH 的同一个研究部门提交资助申请，这

一次，研究成功获得资助，评审专家以“我们很

高兴你没有遵循我们的建议”这样自我批评作为

评审意见的开头 [7]。时至今日，基因靶向技术已经

成为研究基因功能最广泛的生物技术。

一项新技术的发现或优化，可以推进一个领域

的飞跃，而一旦这个领域中的重大成就获得了大家

的一致认可，便会改变很多东西甚至开创一个新的

时代。但那之前，研究者需要对一个既定信念保有

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坚持。

3  疾病病理和治疗型(表3)
人类作为一种具有高等智能的动物，一样面临

着生存的压力，饥饿、灾害、恶劣天气等依然在全

球夺走了大量生命，除了这些因素，我们还面临着

更为严峻的挑战 —— 疾病，而研究疾病并给出可

能的治疗方案，也是科学研究回馈社会的重要方式。

以青蒿素的发现与制备为例，自屠呦呦女士从黄

花蒿中提取出低毒且速效的抗疟疾特效药青蒿素 [8]

以来，数以百万计的疟疾患者因此获救。再比如艾滋

病和癌症，纵观近几年的具体疾病方面的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研究内容，都不仅仅是在病菌致病机理上

的关键发现，更是对世界性疾病的治疗的重大突破，

无愧于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现如今，我们仍处于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流行时期，若有人能研究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治疗特效药，结束这一场波及全球的大

流行，想必也会获得人们青睐的目光。

总体来看，这三类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课题

既存在区别又紧密联系，基础研究是技术与方法的

基础，基础研究的不断进展，将为技术与方法以及

疾病研究和药物开发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与方向；而

技术与方法恰好为解决现实的疾病并弄清其机理提

供了技术支持；人类面临的疾病困扰反向激励科学

表2. 2001~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的技术和方法型课题

时间 获得者 贡献

2003	 保罗·劳特伯；彼得·曼斯菲尔德 在核磁共振成像方面的发现

2006	 安德鲁·法厄；克雷格·梅洛 RNA干扰(RNAi)-双链RNA引发的沉默现象

2007	 马里奥·卡佩奇；马丁·埃文斯；奥利弗·史密斯 基因靶向

2010	 罗伯特·杰弗里·爱德华兹 试管婴儿-体外受精技术

2012	 约翰·格登；山中伸弥 成熟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

表3. 2001~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的疾病病理和治疗型课题

时间 获得者 贡献

2005	 巴里·马歇尔；罗宾·沃伦 发现幽门螺杆菌及其在胃炎和胃溃疡中所起的作用

2008	 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吕克·蒙塔尼 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即艾滋病病毒，HIV)
2008	 哈拉尔德·楚尔·豪森 发现了导致子宫颈癌的人乳头状瘤病毒(HPV)
2015	 威廉·C·坎贝尔；大村智；屠呦呦 发现治疗蛔虫寄生虫、疟疾新疗法

2018	 詹姆斯·艾利森；本庶佑 发现了抑制负面免疫调节的癌症疗法

2020	 哈维·奥尔特；迈克尔·霍顿；查尔斯·赖斯 发现丙型肝炎病毒(H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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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研究更积极、更迅速地推进。三者环环相扣，

缺一不可。比如 2003 年的核磁共振医学成像，其

技术基础核磁理论早已多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又比如 2010 年的试管婴儿 - 体外受精技术，饱受

伦理争议，却着实解决了许多不育夫妇的痛苦，从

某种角度讲，称其为一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并不为过。

如今，部分课题迅速转化为应用，在三种类型

中不断打破界限，难以界定其类型。这些课题既有

基础研究的特性，又已成为一种实用的研究技术，

为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前文提到的囊

泡转运的研究成果，早已运用在脂质体转染方法中。

现在，基于此方法的纳米脂质体作为一种有效的生

物分子载体，在靶向药物递送领域也有着广阔的应

用前景，未来可能为癌症等疾病治疗提供极大助力。

再比如诱导多能干细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 在实验室中的定向分化，这种最新的分化诱

导方法在疾病治疗中难以获取患者相关组织细胞的

情况下，已成为模拟真实体内情况的一种重要方法；

此外，该方法还在治疗点突变引起的特异性组织器

官病变的疾病治疗上有着极大的潜力 [9]。

我们都知道，唯心主义的终极三问是：“我是

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到哪里？”从科学角度看，

基础研究类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课题恰恰为

“我是谁”做了注解。通过解析人体分子、细胞、

组织、器官和整体的运行机制，我们就能解答“我

是谁？”这个问题。而对疾病，特别是世界性疾病

的研究与治疗，恰恰是扫除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阻

碍以及对“我要去到哪里？”的有力回答。那么剩

下的问题呢？

2022 年 10 月 3 日，诺贝尔奖委员会总秘书长

托马斯 · 佩尔曼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

院宣布，将 202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瑞

典科学家斯万特 · 帕博 (Svante Pääbo)，以表彰其发

现已灭绝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演化方面的科学成

就 [10, 11]。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首次授予了一个全

新的学科 —— 古基因组学。有人质疑其研究只是

研究技术条件的优化，本身创新性不足。但其实斯

万特 · 帕博的研究正是对“我从哪里来？”这一问

题的注解。他的研究既是罕见样本基因提取技术的

提高，也是基础研究的积累，是线粒体遗传学和基

因组学的巨大进步，更解答了“是什么使我们成为

独一无二的人类”。

笔者认为基础研究往往需要多年积累才能从生

命的奥秘中略窥一二，而屠呦呦与青蒿素的研究也

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应当继续发挥自身优

势，探求在新技术和新方法、疾病病理和治疗领域

可能蕴含的更多突破。本文对二十余年来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领域进行了梳理和回顾，仅做

抛砖引玉之谈，热切期望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从

本文的读者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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